
第一章 

顧恒是被陳華那個敗家子硬拉去酒吧的。 

他大概永遠也忘不了那天夜裏的情景。 

深陷地下的酒吧、震耳欲聾的爵士樂，深藍色的、不斷旋轉掃射的昏暗霓虹燈，

舞池裏瘋了一般狂舞的人群，還有那些圍著小圓桌興奮地擲骰子猜大小，同時大

聲談笑的人。 

陳華和他所謂的有趣朋友在一起高談闊論，顧恒不想搭話，目光便落在什麼都看

不清的走道上。 

白皙修長的手指捏著酒杯，順著杯壁流下來的水珠在他的指尖打著旋兒，偶爾被

藍光掃到，就好像是刻意做出的效果般，美得驚心動魄。 

他有一雙很好看的手，白淨、纖長、骨節分明，卻又隱隱透著堅韌的力量。 

那是雙可以讓任何女人見了都怦然心動的手，當它們在黑白琴鍵上翻飛時，甚至

連男人都會無法自拔地被吸引。 

陷在自己世界裏的顧恒，直到視野被一條洗白的牛仔褲擋住，才猛然回過神來。 

喧囂的音樂一剎那又灌進耳朵，他略微不滿地皺了皺英挺的雙眉，輕輕放下手裏

的酒杯，抬起頭看向停在他眼前的人。 

「嘿，陳華你來了。」 

來人顯然沒有意識到自己打擾了別人的冥想，咧著嘴逕自跟陳華打招呼，身上穿

著酒吧服務生的制服，捲著袖子，露出一截在藍光下顯得異常蒼白的手臂。 

顧恒的目光在那兩條手臂上停留了半秒。 

繼續往上移，接著出現在視野裏的是那人的腦袋，卻因為燈光過於昏暗而看不清

五官，只是在一片黑糊糊的光線中看到對方露出一小排雪白的牙齒，活像是在拍

什麼牙膏廣告。 

「曉楓，你終於露面了。」陳華興奮地站了起來，聲音裏帶著些異樣的激情，讓

顧恒揚起了眉。 

這小子敢情其實是來見這個服務生的，其他人根本只是幌子？ 

這麼一想，他忍不住又朝那人看過去，只見對方的笑容比剛才更燦爛，抓了抓頭

笑答：「不好意思，今天太忙了，我待會還得去招呼客人。你們今天到幾點？」 

「當然是等你下班一起走啦。」 

「那好，我今天可以早點走，到時候過來叫你們。」 

計曉楓說完，低頭對上從剛才起就一直以極不友好的目光望著他的男人。黑暗中

他也看不清對方的樣子，但是仍然可以從目光中隱約感覺到不快。 

雖然不知道自己哪裏得罪了他，服務生的身份已經讓他習慣性地搬出面對客人時

的公式化問句，「抱歉，請問有什麼可以為您服務的嗎？」 

「對了，曉楓，這是我之前提過的顧恒。」陳華似乎這才意識到顧恒的存在，趕

緊介紹。 

顧恒面無表情地看了他一眼，心裏的不滿達到了頂點。陳華你這個白痴到底帶我

來這裏幹什麼？喜歡喝酒交朋友就自己來嘛，有必要拖著我在這浪費時間充當雕



像嗎？ 

如果不是從小的教養讓他懂得克制自己，顧恒真想把這些話直接對著陳華吐出。 

計曉楓輕笑了下，笑聲柔和清脆，居然穿過喧鬧的背景音樂，無比清晰地傳進人

耳朵裏，「原來你就是顧恒，我是計曉楓，陳華一定沒事先對你說就把你拖來了

吧？我們等會好好聊聊，我先過去了。」 

說完，他等了一秒鐘，深藍色的燈光這時候掃過來，他終於勉強看清顧恒的樣子，

卻也同時看清對方只是面無表情地看著自己，似乎沒有打算回應。 

他有些無奈地聳了聳肩，轉身往吧台的方向走。 

陳華今晚第一次有些沉不住氣了。 

他皺緊眉，咬牙瞪向顧恒，藏在袖子裏的右手緊緊握成拳，強忍下揍人的衝動，

「我說顧恒，人家跟你打招呼，你就不能好好應一聲嗎？就算以後不想深交，也

不至於要這麼不給面子吧，又沒人得罪你。」 

被他這一衝，顧恒楞住了，沒接話，只是直直看著陳華。 

他想起其實他一開始就是不想來的，也沒想要認識那些陳華說一定要介紹給他的

朋友。 

因為他覺得自己不可能能夠融入他們。 

至於不可能融入的理由，他知道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家庭背景，更因為他這個人的

個性實在太過冷靜。 

一切熱鬧歡樂的活動他都沒有興趣，比起和一群人待在一起，他寧願自己一個人。 

氣氛一下子變得很尷尬，旁邊的人連忙湊過來勸陳華，有人索性拿起酒杯勸兩人

喝酒。 

迴盪在酒吧裏的爵士樂這時正好停下，舞池邊的 DJ 隨即又換了首搖滾樂，激盪

人心的吉他高音幾乎要把空氣也撕裂一般，猛地響了起來。 

「你在帶我來之前就應該想到會有這種局面，如果我們相處了二十多年你還不瞭

解我的個性，那我無話可說。」 

以無比平靜的口吻說出這句話，顧恒站起身，藍色的霓虹燈掃到他臉上，把他英

俊深刻的五官都籠罩在一片深藍色中。 

陳華在那片朦朧的藍色裏看到顧恒露出一種他從來沒見過的神情，那種帶著明顯

落寞的失望神色，讓他的心像被人揪住一般。 

「阿恒，對不起，是我錯了，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想解釋，卻只是越來越

語無倫次，陳華恨透自己這張每到關鍵時刻就靠不住的嘴。 

平時再伶牙俐齒有什麼用？真正需要派上用場的時候不是不會說就是說錯，真是

沒救了！ 

「是啊，顧恒，陳華也不是故意的，你別生氣，他和曉楓也確實最談得來，他應

該是很想讓你也和曉楓好好相處吧。」 

有人拿著酒杯往顧恒手裏塞，一邊打著圓場，陳華則把腦袋點得如小雞啄米一

樣，生怕他真的一個轉身走了。 

他心裏清楚得很，顧恒的個性比誰都倔強，雖然他應該不會為了這種小事生自己



的氣，但是如果他心裏有了疙瘩，自己一定會很不好受。 

說來說去，自己確實應該知道他會做出這種反應，而且，明知道他會這樣，卻還

是硬拉他來了。 

顧恒微微點了點頭，接過一旁遞過來的酒杯，一口喝光又坐下，表情已經恢復成

什麼都沒發生過的樣子。 

陳華心虛地暗暗鬆了口氣，扯了扯嘴角幫他倒酒。 

幾個人又坐了一個多小時，舞池裏的人在音樂又換了之後興奮地退到場邊，緊接

著幾個穿著小可愛和迷你短裙的年輕女孩便撩人地穿過人群，進場跳起鋼管舞。 

她們扭動著纖細的腰身，把胸部和臀部以最大幅度向底下激動歡呼的男人展示，

臉上的表情無一不是沉醉而魅惑的。 

顧恒朝台上的女孩看了一眼，可惜這種香豔的場景完全激不起他的任何興趣和感

覺。 

他只覺得無聊，不管是在台上狂舞以求生存的那些女孩，還是在台下為了滿足自

己的色慾而看得眼睛發直的男人們。 

站起身，他轉身開始往外走。 

陳華急了，追上來問怎麼回事。 

「我出去透口氣，這裏悶得慌。」擺了擺手要他安心，顧恒掩飾起一臉厭惡和不

耐的表情徑直走出酒吧。 

已經過了凌晨一點，馬路上卻還有不少人，大都是正要去酒吧或者剛從酒吧出來

的人。 

他在那些人的臉上看到各種表情，有嚮往和迷醉，也有落寞和傷懷，但是最大的

共同點是，他沒有從任何一個人的臉上看到真正的快樂，只有掩藏在虛偽笑容下

的失落和不甘。 

「嘿，你很討厭這裏是嗎？」 

仰起頭感受夜風吹拂過臉頰所帶起的舒暢，顧恒聽到有人在身後笑著說了一句。 

聲音被夜風帶著，很清楚地傳進耳中，仍是如之前聽到的輕笑般柔和清脆。 

月光這時候從斜後方照過來，顧恒低下頭，在地上看到一道拉得長長的纖瘦影子。 

「嗯。」他轉過身，絲毫沒有打算隱瞞自己真實的想法。 

計曉楓就站在離他三步遠的地方，月光灑在他的頭上，將他一頭細碎的短髮染上

隱約的銀色。 

他還是穿著酒吧的制服，捲著袖子，露出來的手臂卻不似之前那麼蒼白，在月光

下泛著正常的顏色。 

顧恒終於就著路燈看清他的樣子。短髮輕輕柔柔地垂在臉龐，長度到下巴上面一

點，剪得很有層次的劉海下是白淨清秀的臉，和酒吧裏那些人看起來完全不是一

個世界的人。 

他的眼睛很特別，直直看著人時，可以在那裏面看到很清澈的光，是那種純粹得

讓人無法產生半絲懷疑的清澈。 

「我出來丟垃圾的，已經可以下班了，你就在這等吧，我進去叫他們就出來。」



沒有對之前的回答做什麼評論，計曉楓只是笑了笑，隨即轉身進酒吧。 

他笑的時候會露出一小排牙齒，顯得有些靦 ，他的皮膚很白，個子也挺高，約

莫有一七八，因為人瘦，顯得肢體特別分明。 

這也算是比較出色的外貌，所以顧恒腦子裏清楚地印下計曉楓的樣子，心裏卻有

些不解，這個看來正正經經的孩子，為什麼會在這種地方打工？ 

等了十分鐘左右，陳華等人出來了。 

計曉楓就走在陳華身邊，他換了便服，穿著樣式簡單的長袖淺色外套，揹個斜背

背包，像個大學生。 

「阿恒，這附近有家很不錯的路邊攤，去試試好嗎？」陳華走到顧恒身邊，手臂

一伸，熱絡地勾到他的肩膀上。 

顧恒偏過頭，目光微微向下斜視他，隨即悠然地開了口，「你比我矮，這麼勾著

不累嗎？」 

事實證明，並不是所有寡言淡漠的人都不會吐槽，至少顧恒會，而且總是讓人無

法反駁。 

陳華抽搐了下嘴角。這傢伙有必要揭穿他嗎？讓他勾一下會死啊？又不是娘們要

顧慮是不是被吃豆腐！ 

「切，又沒比你矮多少。」撇了撇嘴，他放下確實有些不舒服的手臂，朝正輕勾

嘴角的顧恒送去一記大白眼。 

老天爺就是這麼不公平，全世界的好事都讓顧恒占去了，含著金湯匙出生已經是

別人幾世也修不來的福分，偏偏他還擁有其他讓人羨慕的一切。 

一八○以上的身高，加上品味不凡的衣著，包裹著長期鍛鍊出的完美身材，讓他

走到哪裏都很搶眼，可最氣的是，這傢伙還長著一張帥氣更甚明星的臉。 

雖然那張臉從他十六歲開始就鮮少有表情，卻也足夠迷倒數不盡的懷春少女，學

校裏只要有顧恒在，基本上，別的男生就全部都是陪襯。 

「走吧。」不知道陳華在想什麼的顧恒簡單地說了兩個字，算是同意了他的提議。

長這麼大自己都還沒吃過路邊攤，難得有機會嚐嚐也是好的。 

五個人轉了個方向，往遠遠便可以看到招牌的路邊攤走過去，那邊的燈很亮，在

安靜的夜裏，從該處傳來的喧囂聲可以證明人氣頗高。 

顧恒把兩隻手插在口袋裏，目光筆直地落在前方，微涼的夜風迎面吹來，他記起

自己似乎已經很久沒有在晚上出門了。 

「嘿，你在想什麼？」 

帶著揶揄笑意的嗓音傳來，顧恒回過神，轉頭便看見計曉楓在夜色下顯得異常燦

爛的笑容，他微微皺眉。 

這傢伙為什麼總是能這麼笑呢？毫不做作，毫無勉強，似乎完全是發自內心的快

樂笑容。 

他突然很想知道對方是不是真正快樂著，所以才能一直有這樣的笑容。 

「你為什麼總是在笑？」對視了幾秒，他淡淡開口，筆直的目光中帶著隱約的疑

惑。 



他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可以一直維持這樣的笑容，雖然身邊的人似乎都很會笑，

但他總覺得他們的笑容中都帶著些什麼，不似計曉楓這般純粹。 

計曉楓顯然沒料到他會「答非所問」，微微瞪大眼睛，眨了兩下，蹙起眉露出疑

惑的表情，還伸手摸了摸臉，像是要確定自己到底是不是在笑。 

「我笑得很奇怪嗎？」好一會都沒能想明白對方問這句話的理由，結果計曉楓也

答非所問了。 

搖了搖頭，顧恒沒接話，目光還是落在他臉上。 

那雙沒帶什麼情緒的眼睛在月色下看起來輪廓異常分明，銳利的眼角和微微往上

收起的眼尾，讓這雙本來很漂亮的眼睛平添許多英氣，也自然出現一股不容忽視

的氣勢。 

有那麼一瞬間，計曉楓失神了。 

他直直看著顧恒的眼睛，月色下，那雙眼睛裏的自己反射出隱約的銀光，他甚至

還可以清晰地看到月光灑在那兩排睫毛上時帶起的一點反光。 

好半天後，他才回過神來，聳了聳肩，不好意思般地撓了撓耳，笑著答道：「沒

有為什麼吧，只是習慣了，不是說伸手不打笑臉人嗎？再說大家都說我笑起來很

好看啊。」 

說著這句聽起來欠扁的話，他邊讓自己的目光離開顧恒的眼，落到遠處那個在夜

幕中暈開昏黃光暈的路邊攤。 

他依舊笑著，顧恒卻發現他的笑容似乎有些僵了。 

沒有繼續追問，他也收回視線往前看，心裏卻知道，其實對方的笑容也不是完全

純粹到沒有雜質的。 

幾個人就這麼一路走到目的地，老闆顯然已經和他們很熟，轉頭一看到他們便笑

著迎了上來。 

那是個皮膚黝黑的中年男人，很瘦，身上的衣服皺巴巴的，繫在腰上的圍裙顏色

有些發黑，顯然是用了很久。 

幾個人迅速點了菜，然後開始閒聊。 

「對了，曉楓，今天怎麼沒看到你男朋友過來玩啊？」 

男朋友？聽到這句話時顧恒楞了楞，一瞬間不知道該懷疑自己的聽覺，還是懷疑

自己的理解。 

但是顯然其他人都對這個問題沒有任何疑惑，李奇還挑著眉朝計曉楓笑，「是哦，

有陣子沒見他來接你了，不會吵架了吧？」 

他開玩笑的口氣，好像說的是今天天氣真不錯這樣的話。 

計曉楓似乎有些無奈，嘴角的笑容僵了半秒，深吸了口氣才撇了撇嘴答道：「我

們分手了。」 

這時顧恒的眉頭徹底皺了起來，心裏隱隱明白陳華硬要拉他來玩的理由。 

「哎？分手了？怎麼會？」陳華情緒激動地大聲問。 

問完，他才意識到自己似乎有些失態，好在周圍嘈雜的人群都沉浸在各自的世界

裏，沒有人被這邊的音量吸引過來。 



顧恒抬起眼看向計曉楓，只見他好像完全不當回事地笑起來，一雙大而明亮的眼

睛笑得瞇成新月的形狀，卻依然有無比明亮清澈的光從中溢出來。 

「他前幾天突然打電話給我，說再也受不了我了，分手吧。我看他很堅決的樣子，

也就同意了，嘿嘿，反正被甩也不是第一次，無所謂啦，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嘛。」 

這樣的回答讓其他人都楞了楞。老闆在這時候把他們剛才點的東西都送上，幾瓶

酒、一大盤香辣溪蝦、酸菜魚、一堆燒烤，還有田螺，滿滿地擺了一大桌。 

陳華他們頓時興奮地摩拳擦掌，一邊說著好久沒吃到這麼豐盛的宵夜，一邊開始

動手，沒有人想再繼續剛才那個尷尬的話題。 

 

「那陳華，我們往那邊走了，下次再出來玩啊。」 

「好啊，路上小心。」 

當眾人吃完道別的時候，有幾個人已經醉了，陳華跟他們揮手，只有計曉楓笑得

很自然地回應，還朝顧恒點了點頭，接著也沒等他回應，便逕自拉著神智不清的

那幾位走了。 

夜徹底安靜了下來，陳華和顧恒停在街口，誰都沒有先邁開腳步。 

帶著涼意的夜風吹開先前彌漫在周圍的酒氣，顧恒睜著無比清醒的眸子轉向陳

華，決定把話和他說清楚，「他是同性戀？」 

點了點頭，陳華沒有接話。 

顧恒冷冷地勾起嘴角，月光在他臉上照出一片冰冷的譏諷笑意，「這就是你帶我

來的目的？你覺得我也是同性戀，所以想找個人現身說法，告訴我怎麼走出陰

影？」 

如果說顧恒會產生類似於憤怒的情緒，那麼也許就是現在這個樣子，微瞇起的銳

利雙眸如劍一般刺向陳華，背脊防備性地微微前傾，就如同做出攻擊準備的獅子。 

「阿恒，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 

「我總覺得你對魏嚴的感情不是愛情，我想也許曉楓可以幫你分析一下，我只

是……」 

「夠了！陳華，任何人都沒有資格涉入我和魏嚴的世界，你沒有，計曉楓更沒有。

如果你再在我面前提起魏嚴，我就和你絕交！」 

睜大了眼睛，月色下的顧恒就好像是絕望的困獸般嘶吼著，那壓抑的吼聲裏帶著

太多的落寞和沉痛。他吼完，深吸了口氣，隨後轉身就走。 

陳華知道自己又踩到顧恒的底限，也知道明智的做法就是選擇閉嘴，然後等過了

今天，他還能和對方做好兄弟。 

但是他已經不想再看著他折磨自己，九年了，二十五歲的顧恒不能再把自己關在

十六歲那個充滿絕望和後悔的牢籠裏。 

「阿恒！魏嚴的死從來就不是你的錯，你為什麼要一直把自己鎖在過去？」大聲

吼出這句話，餘音在寂靜的夜色下拉出一段縹緲的回聲。 

陳華帶著哀傷的聲音裏有著清晰的顫抖，無人的街道上只有他們兩個人的影子被



昏暗的路燈拉得很長，所有的一切都透著悲涼的感覺，正如這九年來從沒有自顧

恒身上散開的冷漠一樣。 

他終究沒有得到任何回應，顧恒逕自走了，沒有回頭看他一眼。 

昏暗的路燈在他的背影照出一片淒涼落寞的色彩，在夜風的吹拂下，直直傳到陳

華心底深處。 

他覺得很難過，卻實在不知道要如何挽留邁著如此決絕步伐的好友。 

 

那之後，一連很多天，顧恒都沒有在陳華面前露過臉。 

他們在這座城市最有名的大學裏唸研究所，和周圍眾多每天拚命唸書只為出社會

能有份好工作的同學相比，顯得過於輕鬆和自在。 

因為家族企業早就為他們預留了最好的位置，等著他們接班了。 

所幸兩人並不是相同科系，宿舍又是單人套房，所以顧恒才能順利避開一切和陳

華見面的可能。 

有幾天夜裏，陳華來敲他宿舍的門，他也只當沒聽見的不予回應。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逃避什麼，只知道不想再聽任何人提起魏嚴，即使那個人是

陳華也不可以。 

記憶裏，他已經很多年沒有回過家，自從魏嚴死了之後，他就一直住在外面，沒

有人知道他到底在堅持什麼，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魏嚴的死和他沒有關係，和顧家更沒有關係。 

但是他就是沒辦法再和以前一樣過日子，原本他想，也許讓自己冷靜一段時間就

會沒事，然而事實是，九年過去了，他還是沒有辦法從那個惡夢中醒過來。 

自從魏嚴的喪禮之後，他就再也沒有提起過這個名字，可是他心裏很清楚，自己

從來沒有忘記過那個人。 

他沒有什麼朋友，所以只要陳華不拉他出去，他就總是一個人待在宿舍裏。 

陳華常說，不知道這麼多年來，他是怎麼度過無數只有一個人的寂寞夜晚的。 

他從來不回答，或者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也許只是習慣了在緬懷中慢慢將悲傷壓抑住，繼而連情緒也一起隱藏起來，如此

而已。 

周六中午，顧恒一個人去學生餐廳吃飯，周末的校園總是很安靜，本地的學生大

都回家了，外地的則是出去逛逛，順便採買日常用品。 

他安靜地吃完飯，從學生餐廳走出來時，看到宿舍樓下的庭院裏圍著不少人，正

七嘴八舌地說著什麼，他也沒在意，只是因為那是回宿舍的必經之路，便徑直走

了過去。 

卻沒想到，就在他要路過那群人時，突然聽到有人叫了自己的名字。 

「顧恒？」帶著一點不確定的輕柔嗓音，在他停下腳步後開始充滿笑意。 

顧恒轉頭，淡漠地看著計曉楓踏著一地細碎的陽光朝自己走來，身上新穎的白色

毛衣襯得他更為俊秀，嘴角淺淡的笑容依舊是純粹的。 

金色的陽光就在他們頭頂，從空中灑下的金光鋪在彼此身上。 



第二章 

有那麼一瞬間，顧恒似乎聽到計曉楓身後的人驚嘆著說了句什麼，但是隨即，他

的注意力就被輕笑著開口的計曉楓引回來了。 

「原來你是這裏的學生。」 

「曉楓哥，你認識顧恒學長？」 

顧恒還沒答話，已經衝過來一個女生，說話的語氣很激動，用滿是希冀的眼神看

看計曉楓又看看他。 

顧恒微微皺了皺眉。他認識這個女生，叫蘇茹蕙，不久前似乎還是陳華的女朋友，

如果他沒記錯的話，她應該是服裝設計系的。 

「嗯，最近剛認識，茹蕙妳也認識他？」計曉楓笑得很溫柔，側臉看向蘇茹蕙。 

他比蘇茹蕙高出大半顆頭，所以不得不低著頭和她對視。 

從顧恒的角度，可以看到他的劉海往下散了些，正好把眼睛擋住大半，反倒突顯

了長長的睫毛。 

「認識啊，透過陳華嘛。學長，很久不見了。」蘇茹蕙笑得甜甜地轉向顧恒。 

顧恒微微點了點頭算是回應，其實他對她的印象並不壞，見過幾次，感覺是個性

開朗熱情的女生，至於她為什麼和陳華分手，他沒問過陳華。 

「學長現在有空嗎？」見他對自己的招呼有反應，蘇茹蕙接著又問了句。 

顧恒隱約從她的眼睛裏看到類似於陰謀的東西，正在考慮要找個什麼藉口搪塞過

去，卻聽到計曉楓突然恍然大悟般地拖長音，「哦」了一聲。 

接著，他右手握拳，左手成掌地互擊了一下，轉過頭笑著對顧恒說：「嘿，我看

你現在也是閒著，就幫我們一個忙吧？」 

顧恒沒接話，只是微蹙眉，無語地看向他。 

這傢伙看來明明不像是愛裝熟的人啊，怎麼在第二次見面就能當著面無表情的自

己說出如此熟絡的話？ 

但是他終究是沒有反駁，腦子裏突然浮現那天晚上，對方那句「不是說伸手不打

笑臉人嗎」，心裏隱隱覺得有些無奈。 

「怎麼？」淡淡地開了口，顧恒是看著計曉楓的，所以沒注意到蘇茹蕙臉上又驚

又喜的滑稽表情。 

計曉楓維持著笑容，習慣性地露出雪白的牙齒，「其實我是來幫茹蕙她們拍冬季

新裝的宣傳照的，她們要拿去參加比賽，不過我的搭檔臨時有事不能來，我們正

發愁呢。」 

「拍宣傳照？」顧恒一時沒反應過來。 

蘇茹蕙卻已不由分說地一把拉住他的胳膊，把他往庭院拉去，邊說：「就是當我

們新衣的服裝模特兒然後拍幾張照，學長，我覺得你超級適合當模特兒的，你這

回真的幫我們大忙了！」 

如果光聽她這句話，恐怕會以為顧恒已經幫他們拍完照了。 

可事實是，當顧恒被拉到放好腳架、照相機和反光板的移動布景前，他便皺著眉

頭拒絕了，「抱歉，這個忙我不能幫。」 



雖然不知道蘇茹蕙她們要參加什麼比賽，但是這種拋頭露面的事，他身為顧氏的

繼承人，並不能做。 

周圍的幾個學生都發出失望的嘆息聲，蘇茹蕙也一臉尷尬，不明白他怎麼突然改

變態度。 

顧恒當然不可能去解釋什麼，輕輕拂開女孩還拉著他的手，轉身就要走，卻在轉

過身的一瞬間，發覺有什麼東西架到了鼻梁和耳朵上。 

突如其來的觸感讓他一下子停下腳步，緩了一秒鐘才意識到臉上的東西是一副黑

框眼鏡。 

計曉楓笑盈盈地站在他面前，幫他戴完眼鏡，又把什麼東西套到他的頭上。 

「嘿，這樣就沒人能認出你了。」耳邊傳來對方柔和清脆的笑聲，隨即一面鏡子

被放到眼前。 

顧恒看著鏡子裏的自己，淺灰色的帽子遮去他柔順烏黑的短髮，黑邊粗框眼鏡隱

去冷漠的眼神，平光鏡片後的眼瞳現在只帶著無奈。 

僅僅是加了兩件飾品，就真的讓顧恒改頭換面了。 

但是，這樣的他卻又別有一番風味，卸下平日裏冷漠如冰的疏離感，看起來居然

有了平易近人的親切。 

「好帥哦，學長，你這樣子真的很不一樣欸！如果走在路上，我絕對認不出來。」

蘇茹蕙驚訝了幾秒後欣喜地讚嘆，周圍的其他學生也都紛紛附和起來。 

其實這裏的所有人都認識顧恒，畢竟研究所最帥的男生就等於是校園風雲人物。 

顧恒抬眼看向計曉楓，瞧著對方臉上人畜無害的笑容，只覺自己沒有辦法對他發

任何脾氣。 

見蘇茹蕙已經轉身去拿衣服，他知道自己今天算是在劫難逃了。 

「計曉楓，你讓我更後悔那天晚上跟陳華去那裏了。」被推向臨時搭建的試衣間

時，顧恒輕聲嘆了一句。 

計曉楓聽了卻開心地笑了起來，那笑容裏愉悅的成分甚至擴張到空氣裏，讓在場

的每一個人都感覺到了。 

最後，顧恒記不清到底被拍了多少照片，也記不得到底換了多少次衣服，收工的

時候，他才終於搞清楚，這些照片是要拿去參加今年冬季時裝藝術大賽初選的，

時間就在下個月初，還有十幾天。 

衣服並不是蘇茹蕙一個人設計的，她和幾個要好的同學一起報了名，所以宣傳照

也就一起拍了。 

除此之外，他也是到這時才知道，原來計曉楓和他一樣大，是專業的平面模特兒，

而且似乎還小有名氣。 

他會幫這群學生，是因為他和蘇茹蕙當過鄰居，後來雖然搬走，但是一直保持著

聯絡，所以聽說她在找模特兒便自告奮勇地來了，還附贈一個搭檔。 

用他的話來說，偶爾當一下免費模特兒也是不錯的體驗。 

「曉楓哥平時賺得多嘛，看到我們學生窮就好心免費幫忙啦，所以我最喜歡曉楓

哥了。」蘇茹蕙說這句話時，親熱地挽著計曉楓的手臂，臉上的笑容明媚燦爛，



卻讓顧恒有些反感。 

他記得以前也聽她說過類似的話，似乎是挽著陳華的時候。 

計曉楓沒接話，俊秀的臉上還是那抹優雅溫和的笑容，眼角餘光卻看向顧恒，帶

著些深意，正好對上顧恒朝他看來的深邃視線。 

「好了，既然已經收工，妳們也回去忙吧，還得盡快把照片洗出來寄出去。我和

顧恒去吃點東西，就不和妳們一路了。」抬起腕錶看了眼，計曉楓笑著說了句，

一邊朝顧恒眨眨眼睛。 

那讓人無法拒絕的笑容讓顧恒微蹙了眉。一個下午的時間居然就這麼不知不覺的

過去，現在他的肚子確實有點餓，但是他也沒有想過要和別人共進晚餐。 

蘇茹蕙聽到這句話似乎有些失望，怔了一秒後才有些僵硬地點了點頭，打了招呼

便和她的同學們一起走了。 

庭院裏一瞬間安靜下來，秋天的天空總是特別乾淨，雖然已經是傍晚，雲看起來

還是很高，帶著微紅的夕陽，從很遠的地方燃燒過來，逐漸將整片天空都燒成紅

色。 

顧恒轉眼看向計曉楓，看到他正抬頭看著夕陽，眼睛好像睜不開似地瞇著，輕勾

著嘴角，卻似乎不是在笑。 

說不清那個表情是在表達怎樣的一種情緒，像是落寞，又好像僅僅只是出神。 

心裏閃過一絲驚訝，顧恒沒想到這樣的表情也會出現在計曉楓臉上，他還以為這

個人就算沒辦法笑得純粹，也會繼續笑著的。 

計曉楓就維持著這個姿勢站了約莫十秒鐘，修長的身段在暗紅的夕陽下顯得很單

薄。 

顧恒沒有走開也沒有說話，只是安靜地站著，好像是陪著他一般。 

他心裏清楚自己之所以沒有離開，是因為對方那樣的表情觸動了心底深處的什

麼，很久很久以前，他也從很遠的地方看過魏嚴露出類似的表情。 

當時他沒有陪著魏嚴，後來再想到應該陪著他時，已經再也沒有機會。 

他一直很後悔，很後悔那天沒有去找魏嚴，很後悔沒有在察覺到他的心情時阻止

他，更後悔沒有早一點意識到自己的心意並告訴他。 

他時常想，如果那天他去找了魏嚴，那麼對方就不會死。 

他還時常想，其實魏嚴是自殺的，儘管警方當年的調查再三強調是事故。 

正失神時，視線突然被五根晃動的手指阻擋，他猛然瞪大眼睛，從回憶驚醒的剎

那，身上甚至冒出冷汗。 

心悸的感覺無比強烈，清晰地順著神經反應到腦海中，一陣風吹過，透過衣服直

接撫上冒汗的皮膚，頓時讓他打了個寒顫。 

「喂，沒事吧？」計曉楓又恢復了笑容，就站在很近的地方問話，挑著眉毛，表

情輕鬆愉快，就好像顧恒不久之前看到的只是一個幻覺。 

搖了搖頭，顧恒深吸了口氣。 

每次想起過去，他都會陷入這種惡夢一般狼狽的失神裏，他想自己大概一輩子都

擺脫不了了。 



最後一次見到魏嚴的情景太過清晰地刻在腦海裏，就像夢魘一樣總是纏著他，忘

不了也掙不開，只能一次又一次滿頭冷汗地逃走。 

「顧恒，你有女朋友嗎？」就好像完全沒看到他額頭冒出的冷汗一般，計曉楓笑

著又問了一句。 

聽著他輕柔的嗓音，顧恒漸漸從剛才那陣心悸中恢復過來，他茫然地搖了搖頭，

卻不是在回答問題，只是想把腦子裏還殘留的一點影像甩走。 

不知情的計曉楓則是嘴角的笑容又深了些，一伸手，學著那天夜裏陳華的樣子，

勾住顧恒的肩就帶著他往前走。 

他比陳華高一些，雖然仍比顧恒略矮，但是這樣勾著一點都不勉強，「既然你沒

有女朋友，那麼不介意我追求你吧？」 

說著這句話的他，眼睛笑得瞇成新月狀，誇張的笑臉讓人很容易聯想到「玩笑」

這個詞。 

勾肩搭背地走在校園裏是很招搖的事，所以周圍經過他們的學生幾乎全都瞪大了

眼睛，但是計曉楓並不在意那些，只是歪著頭微笑地看顧恒，同時等著答案。 

顧恒剛從迷失中醒來的大腦一下子無法消化他的話，延遲了兩秒才反應過來，原

本只是沒有表情的臉上立刻覆了層冰冷的寒意，停下腳步的同時也用力甩開他的

手。 

「計曉楓，陳華給你多少報酬讓你來開導我？」冷笑著說出這句話，他銳利如鷹

的眼瞳緊緊盯視著眼前人，從中迸射出的森冷寒光，直接刺進對方微微睜大的眸

子裏。 

「陳華？和他有什麼關係，我很多天沒有見到他了。」失笑地搖了搖頭，計曉楓

答得很快，緊接著又不明所以地問了一句，「什麼叫開導你？我是想追求你啊，

那天晚上看到你第一眼，我就覺得你是我喜歡的類型，不過你不是同性戀，大概

一時無法接受，但我們可以試一下嘛，或者你什麼時候找到喜歡的女孩子就甩了

我好了。」 

他這句話說得很快，也很直率，說話時眼睛一直看著顧恒，沒有一絲閃躲，清澈

的眸光裏看不到一絲欺騙。 

這太過出乎預料的反應，讓顧恒一下子怔住了。 

從他的表情中猜到他的想法，計曉楓無奈地搖了搖頭，「對了，陳華雖然經常提

起你，但他只是說你是他最好的兄弟，有機會要介紹你給我們認識。是李奇他爸

在陳華的老爸手下工作，所以我們一開始就知道他的身份，而既然他爸是顧氏的

股東身兼執行副總，我們也就順藤摸瓜猜到你是顧氏的繼承人。 

「不過這點大夥都沒有在陳華面前挑明過，畢竟大家只是一起玩嘛，誰也不欠誰

什麼，李奇他們幾個都是直性子，不在乎這些，但是我知道你很敏感，所以現在

解釋給你聽，希望你不要懷疑陳華。」 

這話既為陳華做了辯解，也算表明了他之前的話並不是開玩笑。 

說完後，計曉楓很認真地看著他，目光中的執著太過深刻，以至於讓顧恒無法忽

略。 



「抱歉，我對男人沒有興趣。」沉默半晌之後，顧恒冷酷地給出回應。 

既然陳華什麼都沒有說過，他就可以做出一個正常男人此時最應該做的反應。 

之後，他面無表情地轉身朝著宿舍的方向走，全然不想去看對方此刻臉上的表情。 

身後沒有腳步聲跟上來，風卻忠實地把隱約帶著笑意的嘆息傳了過來，「唉唉，

真可惜……」 

 

晚上躺在床上，顧恒看著白色的天花板發楞，窗外不斷傳來樹葉被風吹過的「沙

沙」聲，那連綿不絕的聲音就好像是低泣一般，沒一會就讓他覺得心煩氣躁。 

人的記憶有時候就是這樣，被某個場景刺激後，有些埋在腦海深處的東西就會不

斷不斷地冒上來，不知要花多久才能再次壓下去。 

他確實從來沒有忘記過魏嚴，但是也已經很多年沒有去回憶關於對方的一切。 

那些回憶是他心中的禁忌，不許別人提的同時，也不許自己想。 

但是計曉楓的出現，讓他無法控制地回憶起過去，他不知道為什麼計曉楓能觸動

他的記憶開關，只知道繼續這麼下去會很危險。 

他清楚這麼多年來其實自己只是在等，等有一個人，能夠真正把他帶出魏嚴的世

界。 

一夜沒睡，他就這麼躺著看天花板發呆，如一具屍體一般沒有絲毫動靜，四肢冰

涼、動彈不得，全身上下唯一在動的，只有大腦皮層的記憶細胞。 

他睜著眼睛從天黑熬到天亮，當天邊出現第一抹日光時，似乎終於看到希望，能

將絕望了一夜的思念和回憶統統收拾起來。 

起床梳洗後，他到學生餐廳去吃早餐，又開始一個和以往沒有任何差別的早晨。 

卻沒想到，居然在走出宿舍大樓的瞬間被人攔住去路。 

抬眼，計曉楓燦爛的笑容比清晨的陽光更眩目，他今天穿了套簡樸的休閒服，壓

得極低的鴨舌帽就好像是在掩飾身份一般。 

「嘿，你果然起得很早，我猜得沒錯。」調皮地眨了眨右眼，他伸手推了推鴨舌

帽，以便讓顧恒看清自己，狡黠的表情和動作，讓顧恒無法想像站在眼前的是和

他同齡的男人。 

二十五歲的計曉楓，卻有著十五歲的活潑和開朗。 

顧恒不知道應該羨慕他，還是同情他。 

「走，一起去吃早餐吧，我也還沒吃呢。」笑著說了一句，計曉楓轉身，熟門熟

路地往學生餐廳走去。 

看著他在陽光下修長挺拔的身影，顧恒沒有跟上的慾望，卻也無法乾脆地往不同

的方向邁開步伐。 

計曉楓很快察覺到他的停滯，半轉過頭，黑色鴨舌帽帶著弧度的帽簷將流瀉的陽

光切割成兩塊。 

顧恒看到那雙深色清澈的眸子帶著淺薄無奈的情緒看向自己。 

「顧恒，好歹做個朋友嘛，雖然我還是要追你。」 

這使人無語的話，讓顧恒覺得自己的頭上都要冒出黑線了。 



到了學生餐廳，計曉楓隨意找了張桌子，抬頭看顧恒，雙手合十的笑，「我要皮

蛋瘦肉粥和小籠包，謝謝。」 

非常理所當然的語氣，絲毫沒有動作裏拜託的意味。顧恒先是挑了挑眉，才想到

他沒有學生證，當然只能由自己買。 

沉默地去買了早餐，回來時，就看到計曉楓盯著學校最負盛名的小籠包，兩眼發

光。 

「你……和那天晚上給人的感覺很不一樣。」輕嘆口氣，顧恒淡淡地開了口。 

今天見面至今，還是第一次見他開口，計曉楓夾到嘴邊的小籠包頓了頓，嘴角的

弧度擴大了幾分，「嗯，我只有對想追的人才比較熱情，是你的話應該看得出來，

我對茹蕙她們的態度也不是像對你這樣的。」說著，又眨了眨眼睛，笑得狡黠。 

顧恒怔了怔，不明白他怎麼能如此平靜地說出這麼大言不慚的話。 

「對了，陳華昨天打電話給我，說你最近都不理他，是因為昨天提起的事嗎？」

嚥下第七顆小籠包後，計曉楓抬起頭看向顧恒，聲音裏沒有一絲掩飾，純粹得坦

然。 

顧恒沒接話，視線落在自己的那籠小籠包上，逕自吃著。 

「吶，我昨天說的話你到底信不信？」夾起第八顆小籠包，看著那薄薄一層皮下

幾乎要滴出的湯汁，計曉楓鍥而不舍地追問。 

這回顧恒終於停下筷子，修長的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似乎在思考這個問題要怎

麼回答。 

計曉楓微笑著看他，把筷子上的小籠包送到嘴裏，咀嚼的動作似有說不出的心滿

意足。 

「信吧。」沉思了好一會，顧恒淡淡開了口，自兩人面對面坐下以來第一次直視

計曉楓，他也隨後在那雙漂亮的眸子裏看到晶亮欣慰的笑意。 

「等會到我家去玩玩吧，就在你們學校旁邊。」轉戰皮蛋瘦肉粥時，計曉楓又提

議，語氣輕快，卻透著幾分不容拒絕的意味。 

顧恒微微皺眉，抬起眼飛快地看了他一眼，卻只看到他一臉幸福的盯著粥，並沒

有看自己，不禁在心裏嘆了口氣。 

這些年來，明知道他的脾氣，卻還願意執著走近的人，除了陳華，眼前這傢伙真

的是頭一個，就是蘇茹蕙那種正式經人介紹過的，也只敢在他身邊有人時才走近

和他說話。 

如果計曉楓昨天說的都是真的，那麼他真的很想知道對方到底一眼看中他什麼，

就算是曾經愛他勝過自己的魏嚴，似乎都不是對他一見鍾情的。 

而他，從來就不相信一見鍾情。 

計曉楓沒有因為他不接話而產生任何不快或者沮喪的情緒，也許是因為他把他的

沉默當成了默許，所以心情絲毫不受影響。 

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種很特別的自我調節能力？也不知道計曉楓能夠當一個同

性戀當得這麼自然，是不是就是因為他有這種特殊的調節能力？顧恒心裏想著。 

兩個人安靜地吃完早餐，併肩走出學生餐廳，周圍的嘈雜似乎都透不進他們的世



界。 

顧恒突然有一種久違的寧靜平和感。 

那應該是在安靜無人的空間裏獨處時才會有的感覺，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計曉楓

明明在身邊，卻沒有違和感，反而是幫他建起一道屏障般，將所有的喧囂都隔絕

在兩人之外。 

計曉楓始終維持著微笑，鴨舌帽下微瞇的眸子看著顧恒，「走吧，到我家去。」 

幾乎要遺忘的話題再度被挑起，顧恒失笑，這一次他還是沒有應話，但是直視對

方的深邃雙目中卻透出接受的意味。 

輕勾嘴角，計曉楓轉身帶路。 

他的家真的就在學校隔壁，而蘇茹蕙並不知道這一點。 

那是很普通的六層公寓，沒有電梯，社區擁擠而缺乏綠化，一看就知道是有很多

年歷史的老房子。 

計曉楓帶著顧恒走進公寓，狹小的樓梯間在進入瞬間，因為光線的落差讓人產生

失明一般的錯覺，顧恒一下子停住腳步，等了幾秒視覺才恢復。 

樓梯間裏連盞感應燈都沒有，暗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顧恒不自覺地皺起眉，彷

彿有種進入地獄的感覺。 

極致的昏暗中，他聽到計曉楓的聲音從前面傳來，帶著抱歉的笑意，「有點暗，

我拉著你走吧。」 

說完，也不等他的反應，手便伸了過來，抓住顧恒的手臂就把他往前拉。 

顧恒低頭，看到一團黑的視野裏有一隻蒼白修長的手，形狀無比好看，但在這樣

的環境下，又如同鬼魅一般。 

他們上了五樓，來到走廊上，陽光才重新出現在視野中，明媚的金光將剛才地獄

的感覺撕去，再度給人一種踩進天堂的錯覺。 

計曉楓很自然地放開手，回過頭來朝顧恒笑笑，露出一點牙齒，笑容純淨而明媚，

甚至比陽光更讓人覺得溫暖。 

顧恒算是第一次真正意識到他笑容的力量，不僅只是讓人無法拒絕，更讓人想要

守護，因為似乎只有這樣的笑容，才能映照出人心深處已經消失的善良。 

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有如此荒唐的想法，但是當他從計曉楓清澈的雙目中看到

兩個小小的自己時，這個想法就很突然地竄上腦海。 

 


